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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個體之道德的自然性 
—— 盧梭論財產、婚姻與道德

張國旺
中國政法大學社會學院

摘要  盧梭在《愛彌兒，或論教育》中為現代世界著力

塑造了一個道德個體的形象。他既與古羅馬式的政治公

民不同，也與遠離社會生活追求心靈自由的孤獨者不

同，他生活在社會中，又要在社會中重新找到自然人的

自由。同時，財產觀念及其擴展形態，是一條貫穿愛彌

兒教育過程的隱秘線索，也構成了盧梭揭示現代個體之

道德態度的實例。有鑑於此，本文將選取愛彌兒與蘇菲

之婚姻的確立與破裂為場景，從財產的角度分析其道德

力量中所隱藏的自然性。

關鍵詞  盧梭、愛彌兒、現代個體、道德

一  愛彌兒式的道德個體

在托多羅夫看來，盧梭的著作雖然紛繁多樣，但在整體上

卻有一個根本問題貫穿始終，即現代個體的處境與出路，面對

無處不在的支配與奴役，現代人以何種方式才能穩健而理性地實

現自身的道德自由。在此視野內，他認為盧梭在總體上為現代世

界提示了三條道路，也可以說是刻畫了三種典型的個體形態，分

別是“公民”、“孤獨個體”與“道德個體”。
1
 公民路線在其批

判性的政治著作（如《論科學與藝術》、《論不平等》）中體現

得最為直接。孤獨個體的路線主要涉及自傳類作品，包括《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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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漫步遐思錄》和《新愛洛伊斯》等；它與公民相對，標

示了現代人自由的另一種可能。這兩種可能其實是“不可能”，

現代人因其社會性而不再可能成為羅馬意義上的政治公民，也不

可能完全像盧梭一樣以沉思的方式追尋個體心靈的孤獨與自由。

它們僅僅是像反面教材一樣向人們警示其中的危險。因此，真正

重要的是盧梭在《愛彌兒，或論教育》（以下簡稱《愛彌兒》）

中著力刻畫的道德個體的路線。他既不像公民那樣將自身的存在

完全依賴於共同體，也不像孤獨者一樣要完全消解與他者的關

聯；他首先生活在社會狀態中 —— 哪怕其中充滿著人為的奴役和

壓迫，並以一種克制和溫和的方式實現道德成長，找到屬於自己

的“脆弱的幸福”。

然而，托多羅夫更多地只是以對比的方式呈現了第三條路

線的重要性，卻沒有深入考察“道德個體”之道德究竟為何，

這樣的道德自由是如何展開的。尤其是，他忽略了盧梭以書信

方式所寫的《愛彌兒》附錄：“愛彌兒和蘇菲，或孤獨的人”， 

為何全書所呈現的道德個體在附錄中卻變成了“孤獨的人”。渠

敬東針對《愛彌兒》的兩篇重要研究對此做了相當深入的推進。
2

在他看來，愛彌兒的成長過程最清楚地體現了現代人之道德自由

的“歷程”，無論是青春期之前的意志教育、想像教育和智識教

育，還是青春期之後的良知教育、情感教育和公民教育，都是這

一道德自由在不同階段的具體內容。不止於此，作者還將這一視

角納入對“附錄”的分析。愛彌兒是現代世界的奧德修斯，他在

婚姻破裂與淪為奴隸所帶來的兩種極端處境中，更為充分地展現

了自身道德自由的力量。
3
 不過，就本文的關注來說，依然存在

的問題是，愛彌兒作為“社會中的自然人”，他的道德自由何

以具有如此堅韌的力量，它是源自個體的意志，還是依賴於某

種自然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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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我們還發現在愛彌兒的成長中，尤其是在與蘇菲的婚

姻中，財產觀念與其道德自由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緊張。對盧梭

來說，財產與自然人性有著根本性的聯繫，它既是個體自然力量

客觀化的結果，又植根於一種超越個體的普遍性的需求體系。
4
 就

此而言，財產不是別的，正是個體自然自由的真正結晶。但是，

他同樣關心的是財產帶來的不平等。就人的自然能力而言，它們

的實現和完善儘管會導致個體之間的某種差別，但它僅僅是一種

自然許可的範圍內的“不平等”，它在推動人性走向卓越的同時

並不會造成人對人的依附。但就財產來說，人與人之間的自然不

平等不斷地在客觀化過程中累積了起來，最後，它的程度就遠遠

超出了人性的自然差別。正是基於這個道理，盧梭在《論不平

等》中才說，儘管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主要有財產、地位、權勢

和個人能力，人的自然才能和稟賦的不同是其他幾種不平等的

根源，但是，所有這些不平等最終都將歸結到財產的不平等，因

為“財產是與人的幸福直接攸關的，是最容易使人感受到的”
5
。

事實上，就《愛彌兒》的內容而言，財產同樣是重要主題，

甚至是一條貫穿始終卻多少有些隱秘的線索。在這本書的第二卷

中，盧梭承認，要在社會中把一個孩子帶到十二歲都不使他對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和人類行為的道德是非有一點概念，這是不可能

的。為此，盧梭極其詳細地講述了一個耕種蠶豆的例子，它的核

心主旨就是“財產”。在“薩瓦牧師的告白”之後的第五章，當

蘇菲經歷教育之後面臨婚姻的選擇時，她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同樣

是“財產”，不過不是財產本身的產生，而是財產與婚姻、財產

與道德自由的關係。無論是蘇菲父親對她的婚姻教導，還是讓-

雅克對愛彌兒的婚姻教導，它們的內在主旨都指向了這一點。與

此類似，當愛彌兒要真正通過與蘇菲的愛情、婚姻來進入具體的

社會生活時，他的第一個困擾也並不是來自愛情本身，而是他和

蘇菲在財產上的不平等，最終，他必須用自己的內在“德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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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蘇菲對財產不平等的憂慮。不止於此，第五卷的一個重要主

題是對愛彌兒進行的“遊歷教育”，而這段遊歷無論是在起因還

是結果上，都是要讓愛彌兒學會如何處理自己的財產，並真正理

解現代個體是否有可能擁有一塊完全沒有任何政治屬性的“無主

之地”。最後，就《愛彌兒》的“附錄”來說，它並不是一個簡

單的有關“忠誠與背叛”的故事，而是展現了現代個體如何以道

德的態度來面對情感形態的共同財產，如何最終採取了一種反財

產的條件式態度，並以此樹立了一種孤獨個體的獨特道德。面對

這些線索，如果拋開其中的戲劇性成分，我們就會發現它們都指

向一個共同的目標，這就是要在愛彌兒身上培養一種面對財產的

複雜態度，它既不是要完全否認財產的位置，也不同於洛克把財

產延伸到生命和自由的徹底立場。這種複雜態度，正構成了我們

理解托多羅夫所說的“道德個體”之道德的契機。有鑑於此，本

文試圖以愛彌兒與蘇菲之婚姻的確立與破裂為場景，從財產的角

度分析其道德力量中所隱藏的自然性。

二  財產與婚姻

蘇菲，是盧梭在《愛彌兒》中專門為愛彌兒塑造的女子。

她受過一種僅僅針對女孩的“自然教育”，端莊真誠，性格溫

柔，德性優越，因此，就自身的“配得”（merit）而言，將會引

來很多同齡人的愛慕和追求。另一方面，她的優越源於樸素的

自然教育，她的“美”和“好”都來自天性的正常成長，並非

高不可攀，因此，能夠配得上她的人也不止幾個。真正的問題

是，如何在這些人之中為她選擇一個合適的與她一起生活。面

對這個所有父母都會碰到的難題，蘇菲的父親對她展開了一番有

關婚姻選擇的教導。在他看來，男女之間適合與否主要有三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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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是自然的適合，主要包括興趣和德性；二是在社會習俗上

的適合，即財產和社會地位；最後是就他人意見而言的適合。在

傳統習俗社會向現代意見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後兩者是密切聯繫

在一起的。蘇菲的父親不同意當時社會主導的選擇模式，也就是

家長根據後兩個方面的適合與否來決定兒女的婚姻，而僅僅是在

形式上征得他們的同意。他為蘇菲採取了幾乎完全相反的方式，

讓蘇菲自己根據自然適合性來選擇戀人，而父母僅僅做出形式上

的核准或否認：

“那個適合你的丈夫應當由你而不是我們來選擇。不

過，我們要對你的選擇做出裁判，看你是否在兩人的合適

性上誤解了自己，看你是否要了某種你根本不想要的東西

卻對此毫無意識。”
6

看起來，蘇菲的父親的選擇模式完全顛倒了社會主流的實

踐，但是，在這個顛倒裡面還有些更深的不同。如果說財產和

社會地位的考慮在一般人的實踐中是“首要”因素的話，那麼，

在對蘇菲的教導裡，財產並不是簡單地變成了“次要”因素，而

是完全不起任何作用了。因為蘇菲的父母所要做的“形式上的裁

判”並不是審查兩人的財產和社會地位，而同樣是針對兩人在性

情和德性上的自然適合性。然而，僅僅依靠形式上的審查，父母

難道真的能夠對二人的自然適合性做出正確的判斷嗎？讀者難免

不表示懷疑。歸根結底，在這番教導裡，真正核心的結論乃是蘇

菲似乎在婚姻選擇上獲得了一種完全的自由。聯繫蘇菲父親對自

身婚姻的回憶和評述，讀者將會更容易理解這一點。他的婚姻是

傳統模式主導下建立起來的，他富有財產，而蘇菲的母親擁有社

會地位。但他的人生經驗告訴他，真正給他們帶來幸福的並不是

兩人的財產和社會地位，而是他們之間興趣、心性的相投。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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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道中落，失去財產和社會地位之後，恰恰是兩人的自然適合性

保證了他們在清貧中的安寧和滿足。不過，一個關於婚姻與財產

的教導，難道它的最終結論就是完全不考慮財產的位置和影響

嗎？教導的另一方面提醒我們答案並非如此簡單，我們應當進一

步澄清這種“不考慮”的具體含義是什麼。

“在告訴你我們為什麼要給予你完全的自由之後，

我們同樣還要告訴你，你為什麼應當明智地運用這種自

由……你要只去希求那些你能夠得到的東西……決不能

讓你的願望超出你的財產所允許的範圍。”
7

僅就蘇菲自身的品質和德性而言，她有自然的正當去希求在

各方面都是最好的男人，不僅可以要求他們在自然上的適合性，

而且還可以要求對方擁有財產和社會地位。但是，這種“完美的

幸福”並不是“屬人的”，蘇菲只能在自身“條件”的範圍內來

建立婚姻，而她的財產就是“條件”的核心要義。對蘇菲來說，

要“明智”地運用她的自由，首先就需要真正理解這些條件對自

身的實質意義，把它們當成自身規定性的一部分來接受，甚至是

承受。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蘇菲的自然能力和品質使他擁有了

一種行使自由的“權利”或“正當”的話，那麼，對這些“條

件”的認識和接受就構成了如何運用“權利”的法則。或者說，

它們恰恰構成了社會中的自然法。另一方面，他人的意見之所以

能夠成為這方面的嚮導，是因為財產不平等所包含的力量正是通

過意見機制而實際發揮作用的；無論是在抽象的社會關係中，還

是在婚姻關係中，都是如此。財產與意見機制的結合使得財產成

為一種客觀的社會力量，無論婚姻當事人在乎與否，它都會在實

際的婚姻生活中帶來影響。

2020 v23n1 Book.indb   108 5/5/2020   1:51:37 PM



孤獨個體之道德的自然性 —— 盧梭論財產、婚姻與道德 109

1st Reading

這樣看來，上文所說的對財產的“不考慮”並不是真的毫

不關心，而是要在條件的意義上來認識它的真正位置。我們在蘇

菲父親的教導裡看到，傳統的婚姻主導模式潛藏著一個巨大的危

險，那就是完全用財產和社會關係來決定婚姻這一道德關係，它

的實質乃是試圖用財產來“購買”道德上的幸福。但是，如果完

全以自身自然品質和德性作為出發點，同樣會面臨類似的危險，

即希求一種完全超出財產“條件”的婚姻，而如果走向極端，它

就可能演變為一種用自身“德性”兌換對方“財產”的過程。因

此，在蘇菲面對的自由婚姻中，自然適合性和財產條件各有其位

置，在蘇菲父親的教導裡，財產作為一種重要的“條件”始終都

在若隱若現地起著作用。不是直接的決定作用，而是在“條件”

的意義上嚴格限制著蘇菲的自然自由。

不止於此，在愛彌兒為了要消除與蘇菲之間的財產不平等

而試圖拋棄自身財產這一事件上，我們能夠更為集中地看到這一

點。他們二人在自然適合性上是極其相配的，沒過太久便獲得了

情感上的相互歸屬，但是，他們卻面臨一個更為實際的困難。或

者更準確地說，蘇菲想起了父親對她的婚姻教導，她真切地意識

到自身在財產上的貧窮和愛彌兒家庭的富有給她內心所造成的壓

力。與此不同，愛彌兒則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考慮到愛彌兒

的自然教育從一開始就以屏蔽社會意見為原則，而蘇菲的“自然

教育”恰恰是把社會意見作為關鍵性的環節，他們對財產不平等

的相反態度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8
 在此基礎上，我們來看看他們

所採取的不同行動對理解財產究竟有何助益。當愛彌兒從讓-雅

克那裡瞭解到蘇菲的焦慮和退縮的真正原因時，他立即便高興起

來，以為再沒有什麼事情比這個困難更容易解決了：“他想馬上

就走，去把所有一切的財產都毀掉，都統統拋棄，以便成為一個

跟蘇菲同樣貧窮的體面之人”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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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問題並沒有愛彌兒想的這麼簡單，讓-雅克否決他的

方案。面對此種情形，讀者不免和愛彌兒一樣感到困惑：既然

蘇菲的憂慮和不安是由於愛彌兒的財產比她更多，那麼，她所

願望的不正是一種財產上的平等嗎？而愛彌兒的方案可以輕易地

做到這一點。為什麼拋棄自身的財產不能實現二人在財產上的平

等呢？讓-雅克站在蘇菲的立場上對他進行了一番教導。在他看

來，蘇菲真正憂慮的並不是愛彌兒的財產更多，而是考慮到了

財產在產權人的心靈上可能產生的影響，因為許多富有之人的敗

壞恰恰是源於他們對自身財產的迷戀。這意味著，蘇菲擔心愛彌

兒僅有財產而沒有足夠多的“德性”。然而，站在愛彌兒的立場

上，他選擇拋棄財產不正是為了以此來展現自身的德性嗎？或者

說，在拋棄財產這一方案裡，愛彌兒也或多或少地意識到了財產

變成了自身德性的某種“累贅”。在這個意義上，他拋棄財產同

樣不僅僅是為了簡單地實現二人財產的平等，而更是要避免“財 

產”可能對德性造成的“玷汙”。如此，為什麼拋棄財產所展現

的德性不能令蘇菲滿意呢？

在讓-雅克的教導裡，還有另外一個理由，它能夠解答我們

的疑惑。蘇菲是一個自尊心極強而崇尚“平等”的人，既然愛彌

兒僅僅在財產上的“勝出”就已經讓她感到壓力，那麼，當愛彌

兒去為她而拋棄財產時，他“勝過”她的地方就更多了，她又怎

麼能夠容忍呢？在拋棄財產而帶來的“勝出”和優越中，我們上

面提到的德性無疑是其中的核心內容。在此，我們不妨來對比下

讓-雅克給出的最終建議，也就是，一方面在財產上勤儉謹慎，一

方面努力展現自身靈魂中包含的德性之美，“發揚你所有一切被

財產玷污了的美德”。如果說拋棄財產將會讓愛彌兒更為優越而

加劇二人之間的不平等的話，那麼，保留財產並展現德性似乎是

程度更甚了。因為前者儘管帶來了愛彌兒在德性上的“勝出”， 

但至少讓他們實現了在財產上的平等；而就後者來說，愛彌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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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繼續擁有財產上的勝出，而且還展現出了更多的德性。但後者

才是“通靈者”讓-雅克所鼓勵的道路。這提醒我們注意在拋棄

財產和保留財產這兩個方案中所展現的“優越”或是“德性”在

根本上是不同的，而在建立婚姻的過程中，後一方案展現的德性

更為可靠。問題是它們之間的不同究竟是什麼。

若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需要重新回到這一事件的起因。

事實上，面對彼此的財產狀態，蘇菲之所以會想起父親的教導，

是因為她已經意識到，財產作為一種“條件”是每個個體的具體

規定性的重要內容。就愛彌兒來說，情形同樣如此。因此，在走

向婚姻的過程中，這一條件以及其對待這一條件的方式就成為認

識和評價愛彌兒的關鍵環節。就蘇菲來說，他的擔憂雖然起源於

財產，但是，她所想要看到或者說她欣賞的並不是愛彌兒為她拋

棄自身財產而展現出的決絕和勇氣，而是他是否能夠把這一“條

件”納入到自身的規定性之內，並在此基礎上，像掌控自身的身

體一樣實現德性對財產的支配。就此而言，愛彌兒拋棄財產的行

為最為清晰地指向了現代個體試圖脫離一切社會生活之規定性而

追求一種毫無限制之自由的內在危險，《愛彌兒》整個後兩卷就

是要處理前三卷自然教育所遺留的這個難題。這樣，我們也就明

白了在拋棄財產和保留財產這兩個方案中所展現的德性的真正差

別。就前者來說，不管財產是繼承而來，還是勞動得來，它在根

本上都是人性自然力量及其自由的客觀化結晶；拋棄財產所揭示

的並不是別的，而是他還沒有脫離自然狀態，還沒有意識到正是

這些“條件”中蘊含著自由的尺度和法則。就後者而言，保留財

產並把財產當成自身規定的一部分，這是對條件及其法則的接

受、吸納和服從，它既是自然教育的應有之義，又對自然教育

的內在危險有所緩解。同時，在此基礎上再去展現自身的內在

德性，恰恰表明“條件”儘管重要，但它只在“條件”的意義

上重要，它並不是人的道德自由本身。因此，真正困難的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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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拋棄財產，而是要認識和服從“條件”的同時又能保持

一種道德自由。

三  情感形態的“財產”

在婚姻的問題上，盧梭不僅展示了有關實際財產的教育，

同時，他還把這一教育延伸到了道德與情感領域。在愛彌兒與

蘇菲情感親密無間、心靈相通的時候，讓-雅克忽然冷峻地向愛

彌兒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有人來告訴說蘇菲死了，你怎麼辦。

愛彌兒此時正在籌畫著將來的婚姻，他首先想到的並不是“怎

麼辦”，而是幾乎無法容忍讓-雅克竟然提出這樣不可思議的問

題。一方面，這個情節構成了針對愛彌兒之激情與欲望（passions）

的特定教育，因為，原本一直自由獨立的愛彌兒現在卻碰到了一

個最大的敵人，即自身的激情和欲望。另一方面，我們需要考察

愛彌兒究竟在何種意義上受到激情的支配。在此，一般地分析激

情的結構只能帶來抽象的結論，我們必須看到愛彌兒所迷戀的既

不是一般而言的“女人”，也不是剛認識不久的蘇菲，而是已經

彼此心心相屬、即將一起走入婚姻生活的“蘇菲”。就此而言，

儘管在愛之激情中有著“想像”（imagination）的成分，但卻不能

把愛彌兒此時對蘇菲的情感僅僅歸結為一種對“幻象”或“幻

覺”（illusion）的迷戀。那麼，支配著他的是什麼呢？要理解這

一點，我們需要首先來考察愛彌兒在童年時期所接受的第一次

財產教育。

在《愛彌兒》第二卷，為了闡明財產的起源，盧梭講述了

師生二人親自耕作、播種和照料蠶豆的經過。當蠶豆一天天長大

快要收穫的時候，愛彌兒卻最終發現用來耕種蠶豆的那塊土地早

已“物有其主”。他的蠶豆被土地的主人連根拔起，他內心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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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就像自己的手臂被傷害一樣的痛苦。然而，正是由於自身的

這種痛苦，他也開始理解對方的憤怒包含著同樣的、甚至更多的

正當性，進而也逐漸懂得尊重“財產”的真正含義。比起盧梭所

批判的、用教義的方式向兒童灌輸財產觀念，讓-雅克與學生一

起進行的“勞動實踐”的真正成果並不是某種更為深刻的財產

觀念，而是愛彌兒從身體上所感到的、蠶豆被踐踏的痛苦。他

的痛苦源於：

“我使他感到，他已在這裡投入了他的時間、他的勞

動、他的辛勤以及他的人格；使他感到在這塊土地上有某

種東西是屬於他的……”
10 

在盧梭看來，人就自然而言的最初情感是以“自身”為中心

的，因而若要兒童尊重財產，就必須首先讓他們擁有“屬於”自

己的東西。正是這個“屬於”是問題的關鍵，它只有通過勞動和

人格的投入才能獲得，而人們送給孩子的衣服和玩具等之所以不

能建構他們對物品的擁有感，是因為它恰恰缺乏勞動的過程。就

此而言，任何對自然之物的勞動和人格投入都能夠產生一種財產

意義上的擁有感。那麼，就情感而言是否也是如此？以及它在何

種意義上與此類似？一方面，比起對土地的耕作和照料，他們在

情感上的紐帶顯得更為複雜。因為無論是對愛彌兒，還是蘇菲，

對方都不是一塊“土地”，相反，他們都是擁有自然能力的勞動

主體，而不能僅僅被當成佔有的物件。這個困難同樣構成了《懺

悔錄》的重要線索，即財產式佔有關係向人情感生活的直接延伸

將會面臨無法解決的人性難題。但另一方面，面對蘇菲死亡這一

假設，愛彌的確體會到一種“被剝奪感”。不管愛彌兒有沒有真

正意識到，這種被剝奪的東西並不能直接等同於蘇菲，而是他和

蘇菲在相處中共同創造出來的、能夠彼此分有的某種東西。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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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獨在性而言，蘇菲和愛彌兒一樣永遠都不可能“屬於”任何

人，甚至結婚之後也是如此；如果愛彌兒認為那種被剝奪的東西

就是蘇菲本身，這將是毫無道理的。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最初的

經驗上，愛彌兒的確是這樣認為的，但正是這一點使得他的激情

超出了自然的限度而成了他最大的敵人，也恰恰是這一點構成

了讓-雅克教導的核心內容：

“就自然而言，它禁止我們把自己的情感超出自身力

量的範圍；就理性而言，它禁止我們去希求那些不可能得

到的東西；就良心而言，它不是不允許我們受到誘惑，而

是不允許我們屈服於誘惑。”11

在最直接的意義上，如同讓-雅克所反問的，“蘇菲難道不

會死嗎”；愛彌兒不得不承認每天都在有人死去，蘇菲不可能

超越這個最根本的人之自然。在更具體的意義上，只有他們一

起創造、彼此分有的共同情感構成了他們共同擁有的“財產”，

而他們本身卻不是任何人的財產。愛彌兒在教導中應當學到的，

就是要把自己的被剝奪感僅僅限制在共同情感的範圍內，因為只

有可失去的東西才能帶來被剝奪感。蘇菲就自然而言並不屬於愛

彌兒，因此也就談不上失去。
12
 相反，如果愛彌兒意識不到這一

點，不肯接受來自自然的限制，那就意味著他既沒有看到他們共

同情感對自身的真正意義，又試圖超越條件的限制妄圖把對方視

為自己的財產。儘管蘇菲死亡僅僅是導師讓-雅克的一個假設，

但卻幾乎直接預示了“附錄”的主旨和色調。在某種意義上，

我們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對“附錄”內容的預演。一方面，雖然 

“附錄”中的蘇菲並沒有死而只是“背棄”，但對理解愛彌兒所

處的道德狀態來說，背棄和死亡具有同等的意義。同時，比起死

亡的簡單性，感情的破裂和心靈的背棄所展現的道德困境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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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結將更為激烈和徹底。因此，我們需要仔細考察附錄的內容，

來審視愛彌兒如何面對情感形態的“共同財產”的喪失。

在很大程度上，“附錄”是一個具有“告白”性質的文本。

如果說它在內容上推進了蘇菲死亡的假設，那麼我們同樣能夠

看到它在形式上所採取的“書信體”直接指向了第四章“薩瓦牧

師的告白”，它甚至構成了“告白”複調結構的一部分。愛彌兒

說，“它不是要記述我生活中事件的歷史和故事，而是要寫出我

的激情、觀念和情感的歷史，我必須展現我的心所經歷的最為嚴

重的革命”
13
。這決定了我們必須深入辨析此處的“歷史”和“革

命”具體意義是什麼，它與上文強調的財產與共同情感有何內在

關聯。不過，在此之前，讓我們先撇清三點誤導。

首先，儘管“附錄”的關鍵環節是愛彌兒和蘇菲在巴黎社

會的墮落，但卻不能完全把它看成是一個女人“出軌”的故事。

如同上述引文所暗示的，問題的重點並不是背叛和離棄，而是這

種背棄給愛彌兒帶來的革命性意義，即他如何面對情感破裂這一

重大變故。換句話說，在這封書信裡，真正重要的不是蘇菲及相

關的“事件和故事”，而是愛彌兒由此所經驗到的內在革命。在

附錄中有關欲念和道德倫理之衝突的討論非常之少，也從一個側

面證明瞭我們的这个判斷。其次，在附錄的後半部分，一個重要

內容是有關“孩子”的討論，即愛彌兒在猶豫是否把孩子留給蘇

菲。從《懺悔錄》的自述中，我們知道盧梭試圖用這段討論來展

現他當時剛發現的一個“心得”：如何平衡義務和自我利益的關

係。在我們看來，這段討論本身並不是沒有真知灼見，但卻與 

“附錄”前半部分對愛彌兒“心靈歷史”的敘述有些脫節了。在

盧梭為數不多的寫作失敗案例中，這是特別明顯的一個。有鑑於

此，下文的分析將對此不做評論。最後，我們同意凱利（Kelly）

的觀點：尽管“附錄”的基調與主幹部分幾乎完全相反，但卻

並不意味著對愛彌兒的教育以失敗而告終，而恰恰是對他此前所

2020 v23n1 Book.indb   115 5/5/2020   1:51:37 PM



116 張國旺

受自然教育的一次徹底檢驗。類似的檢驗在正文中亦曾有多處暗

示，“附錄”構成了它們的集中發揮。但是，仍需仔細探討的是

這種徹底的檢驗具體落實在哪些環節上，這一“極端處境”在成

長的意義上又給他帶來了什麼收穫。

“附錄”就情節來說非不複雜，為了逃避家庭變故帶來的

悲痛和絕望，愛彌兒和蘇菲一起來到巴黎。儘管愛彌兒預感到

巴黎社會所潛藏的危險，但並沒有太過在意，他對彼此的德性

很有信心。但沒過多久，愛彌兒就變了，他不再唯一無二地愛

慕蘇菲的美了，他發現其他的人也同樣的美。他說，“我追逐

一切，然而我也厭惡一切”
14
。與此類似，蘇菲也不是原來那個

蘇菲了。她不再深居簡出，而是熱衷於巴黎社會的社交活動，變

得與其他女人毫無二致。在巴黎敗壞的社會風尚下，他們像花瓶

一樣在現實的重壓之下支離破碎。最終，蘇菲與另一個男人發生

情事，她對愛彌兒說，我對你已經毫無意義，我已經和另一個人

同宿過了，而且懷了孕。當愛彌兒費盡周折從蘇菲嘴裡聽到這些

話時，他悲痛欲絕，瘋狂地奔跑起來，“宛如一隻已經被箭射中

腰部的鹿，帶著箭向前飛奔，以為快快地逃跑，就可以不至於被

箭射著似的”
15
。

然而，仔細想來，愛彌兒的震驚和痛苦多少都有些奇怪。

既然在蘇菲坦白之前，他們在巴黎風氣的薰染下已經喪失本來

面目，而且像其他的人一樣逃避對方去做有辱共同情感的事，那

麼，為什麼當他聽到這一消息時還會像聽到晴天霹靂一樣呢？他

們的情感已經徒有其表，他的痛苦和絕望又因何而來呢？

為瞭解開這個疑惑，我們需要深入考察愛彌兒此時所處的

狀態。愛彌兒覺得其他人和蘇菲一樣美，這再清楚不過地指向

了讓-雅克在愛彌兒和蘇菲結婚時所進行的有關現代人身體與情

感的教導。在那裡，讓-雅克告訴他們，婚姻的結合雖然讓雙方

都擁有一種權利，但這種權利的真正基礎卻不是實定的法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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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兩人以身體為核心的“相互欲求”（mutual desire），因此，“在

婚姻中，雙方的心是聯在一起的，但身體卻不能受到強迫”
16
。

正是基於此，讓-雅克才向他們強調，即便在心靈相通的時候，

如果對方沒有這種自然的欲求，那麼，“快樂之事”也是不允

許的。他們在巴黎的敗壞的實質恰恰與此相關，即他們已經沒有

以身體欲求為自然基礎的“愛情”，他們已經喪失了自然的“相

互欲求”。另一方面，這一點又和讓-雅克所講的彼此在身體上

的“獨在性”密切相關。或者說，他們在巴黎的敗壞恰恰是他

們以一種墮落方式對身體獨在性和自由性的實踐和證明。他們的 

（敗壞的）自然欲求雖然沒有指向對方，但卻指向了別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同樣是在遵循讓-雅克的教導：只有在彼此

分有一種共同的相互欲求時，才去行使婚姻賦予的權利。因此，

不管他們在巴黎的狀態有多麼墮落，也不管他們此時的欲求是否

受到了誘惑和蒙蔽，真正重要的是他們都做到了不強迫對方的自

然，也不強迫自己的自然。但如果是這樣，愛彌兒似乎應該更為

坦然地面對蘇菲的“背叛”，而不是陷入瘋狂和痛苦之中。

事實上，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又必要進一步審視愛

彌兒緩解痛苦的第一個方案，它能夠幫助我們捕捉到愛彌兒矛盾

狀態的另一方面。面對不可承受的傷痛，愛彌兒自然而然地升起

的第一個應對方式是把蘇菲想像成一個完全墮落的“壞女人”。

這種悖謬正反映了他對蘇菲的真正態度，即儘管他自己在巴黎社

會中踐行著“身體的自由”，順從自然欲求的引導，但他卻沒有

意識到或者說忘記了蘇菲同樣具有這種自由。在自由的雙重標準

之下，他其實是把蘇菲及其情感完全看成了自己的物件和財產，

他覺得蘇菲完全“屬於”自己。他的痛苦不是來自妻子“出軌”

帶來的道德非議，而是源自他對蘇菲財產式的佔有執念。正是在

此基礎上，當他面對蘇菲同樣擁有自由這一事即時，在內心對她

的貶低才能給他帶來平靜。就像一個失去財產的人，當他意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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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損失無法挽回時，如果有人告訴他那些財產其實毫無價值，

他一定會感到寬慰。對愛彌兒而言，一方面，對蘇菲的貶低就如

同從自身的佔有中剝離和清除那些已經腐敗的部分，因此這不是

損失，而是淨化；另一方面，蘇菲是在巴黎“變壞的”，因此，

在剝離這個敗壞之物的同時，他還能夠繼續保持對過去之記憶和

情感的擁有感。

這樣看來，他的痛苦和第一個方案，這兩個方面恰恰能夠讓

我們看到愛彌兒所處的矛盾狀態，他既遵循了導師關於身體、自

然欲求之自由的教導，但又忘記了這個教導同樣適合於蘇菲。他

在踐行自由時是自身的主人，但同時又想當蘇菲的主人。不過，

愛彌兒的第一個方案僅僅維持了很短的時間，他隨即便意識到該

方案的荒謬之處。如果蘇菲是這樣的“敗壞”和令人鄙視，那自

己又是什麼呢，這除了能夠證明自身也是同樣的敗壞之外又能說

明什麼呢？這意味著蘇菲畢竟不是“佔有之物”，對她的貶低和

鄙夷並不能真正解開愛彌兒所處的困局。

如此，我們來看第二個方案：寬恕蘇菲。他不得不承認，其

實自己和蘇菲一樣，也深深地受到了巴黎社會風氣的洗染，變得

軟弱、矯飾且欲望叢生，“我發現自己在她身邊表現的樣子和從

前的自己是那麼不同”
17
。同時，他也意識到了自己的矛盾，只

承認自身的自由，而不給予對方自由的權利，“你拋棄她，然

而卻希望她忠實於你；你輕視她，但卻希望她始終尊重你”
18
。

因此，他開始寬恕蘇菲。在此，需要辨別的是這一寬恕的真正

含義。儘管愛彌兒是在認識到自身的“敗壞”之後才慢慢寬恕

蘇菲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寬恕的基礎就是兩人的敗壞本身及

其對等性。如同上文所談到的，他們對共同情感的背叛的確是一

種墮落，但墮落本身恰恰是身體自然自由的激烈展現，因而，他

對墮落的承認和反思標示了他對自然自由及其平等性的認知，或

者說，他在默認自身的自由權利之後，終於意識到了蘇菲的墮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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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是這一權利的展現，不管這種展現的方式和方向在道德上多

麼值得質疑。在這個意義上，寬恕的基礎既不是愛彌兒佔據了某

種道德的制高點，也不是兩人墮落行為的對等性，而是他對蘇菲

之自然自由的承認，他把自由和主體性“還”給了蘇菲。同時，

就愛彌兒的狀態而言，他也不再像一開始那樣僅僅把蘇菲當成 

“屬我之物”，相反，他甚至開始在蘇菲的坦白中認識到另一種

更為深刻的德性，即蘇菲知道自己的行為不好，而且勇敢地向愛

彌兒坦白了這一過錯，並且不索求對方的寬恕。如果說墮落本身

僅僅是自然自由的扭曲式展現的話，那麼，對墮落的承擔則是對

自由本身的承擔。對愛彌兒來說，這一認識構成了他對自身欲念

的馴服，他對蘇菲的財產式佔有欲逐漸淨化為對自然自由本身的

承認和尊重。

在這兩個方案鋪墊的基礎上，我們來考察，愛彌兒所經歷

的“內在革命”究竟是什麼。通過激情與理性的內在對話，愛

彌兒對蘇菲的財產式佔有欲已經得到純化，他既不再徒勞地反抗

蘇菲出軌這一事實，不再把所有的過錯僅僅歸結為蘇菲的敗壞，

甚至也不再期望著與蘇菲複合。可以說，他已經“擺脫希望的不

安”、“拋棄欲求的折磨”
19
，而恢復到自然的平靜：

“過去對我來說已經不構成羈絆，我盡力使自己完全

處在一個像新生兒一樣的條件（condition）下。我心裡想，

實際上我們一直而且永遠都僅僅是在開始（beginning） 

……”
20

這段充滿奥古斯丁意味的話很好地傳達了“附錄”的內在旨

趣。愛彌兒獲得一種新生，他對何為生命實存這一問題給出了自

己的回答。這種對“當下”的強調呼應了盧梭對現代人思慮過多

的批判，存在感的獲取要以每一個實際的當下為核心。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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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情感與財產的論述脈絡裡，它包含著更為具體的意義。在

婚姻與外在財產的教育中，愛彌兒所獲得的乃是面對財產的複雜

態度，把財產作為一種“條件”或法則來對待。與此類似，在附

錄的情感革命中，最為核心的任務同樣是打破愛彌兒對共同情感

的財產式佔有欲，並在“條件”的意義上來重新審視蘇菲和兩人

的共同情感，在認識上完成從財產式佔有到條件式理解的轉變。

如同前面所談，面對共同情感的徒有其表，正是財產式佔有欲帶

來了愛彌兒的瘋狂和痛苦；但在此時，愛彌兒已經意識到共同情

感、甚至是蘇菲本身都不過是自身實存的條件。他之所以能夠像

新生兒一樣讓生命重新開始，恰恰是因為他看到了蘇菲這一條件

已經不再是“條件”。就此而言，自由的首要前提就是要認識到

條件本身的轉變，條件即是社會中的自然法，條件的轉變就是自

然法的轉變。按照條件來約束自由，這是對一種必然性法則的服

從。讓-雅克不僅要求愛彌兒在財產這之物上如此行事，而且教

導他面對道德事物也一以貫之。

四  孤獨個體之道德的自然性

所有這些條件都是可變的，這和整個現代社會生活的內在

本質密切相關。但與此同時，仍然有一樣東西是不變的，這也正

是讓-雅克的自然教育試圖給予愛彌兒的東西。換言之，愛彌兒

的確擁有那些外在財產和共同情感，但這個“擁有”卻是在條件

的意義上而言的，面對於此，他仍然需要進一步確認究竟哪些東

西是真正“屬於”自己的。在日常生活的安寧中，人們幾乎很難

覺察到這些東西所具有的真正意義，但在“附錄”所設定的極端

處境中，這些東西卻清晰地展現了出來，愛彌兒看到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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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東西，為你而存在的東西，是你的生命，

你的健康，你的青春，你的理智，你的才智，你的美

德……”
21

前面曾提及，“附錄”可以看作是對整個自然教育之成效的

檢驗，愛彌兒的感歎明確地指向了這一點，“我從來沒有像在這

樣一種嚴酷的情況下更感受到我所受教育的力量了”。一方面，

自然教育所給予愛彌兒的東西是那種始終都能夠甄別“條件”及

其法則的理性能力，在消化蘇菲出軌這一事實的過程中，從瘋狂

到平靜，從憤怒到寬恕的不斷推進就是這種理性能力在發揮作

用。理性對激情的勸導和馴化，構成了附錄中愛彌兒得以成長的

關鍵環節。另一方面，理性推動意志所下達的內在命令若要發揮

作用，還需要個體具有一種執行命令的真正力量（force），它不是

理性能夠提供的，而是構成了理性馴服激情的橋樑。這個橋樑不

是別的，就是上文曾多次提及的人的自然身體。在此基礎上，我

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這段引文中所列舉的諸事物的具體含義。不

管是生命，還是健康、理智和才智，它們要麼是人的自然身體的

內在要素，要麼是自然身體所包含的自然能力的實現和發展。對

愛彌兒來說，只有對這些東西的擁有才是就自然意義而言的。不

過，並不能因此認為盧梭的教導就是要現代個體始終固守自己的

身體，而不顧家庭、社會和國家；而是說，後面的這些責任和承

擔都首先要以自身自然能力的保全和發展為前提。更準確地說，

這裡再次迴響起盧梭貫穿始終的教導，即面對變動不居的現代社

會生活及其內在危險，個體最終能夠依賴的東西恰恰不是那些社

會性的事物，而是“自然”—— 與生俱來的人之天性。以下，我

們通過“附錄”的另一條線索來呈現這一點。

事實上，在理性與激情所呈現的內在對話中，理性能力並不

是從一開始就發揮作用的。恰恰相反，初聞共同情感的劇變，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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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兒不僅完全失去了理智，甚至作為理智之工具的整個身體都陷

入了瘋狂和混亂，“我所有的各種感官都陷入了麻木，各種機能

也暫停了運作”
22
。其次，在最初的錯亂之後，愛彌兒忽然想起

讓-雅克的教導並生髮了一種新的認識，但這個認識本身並非理

性能力的恢復，而是他意識到若要恢復自身的理性和判斷，就必

須首先讓自己的感覺恢復到正常的自然狀態，“我唯一應當做的，

就是爭取時間，使我的感覺穩定起來，收束想像的膨脹”
23
。最

後，從附錄的敘述線索來看，情況同樣非常有趣。在理性與激情

的對話出現之前，它的重心是展現在巨大的變故之後，愛彌兒如

何一步步讓自己的自然身體恢復到自然狀態。比如，他以奔跑的

方式盡情地讓身體中的情緒發洩，其關鍵是 Body 作為一種自然之

物無法承受極端的情感變化，如同有音域限度的琴弦無法承受過

強的音調。因而其重點是要展現盧梭所培養的作為物的身體如何

保護了愛彌兒。如果沒有這樣一種非常強韌的身體的自然，愛彌

兒必定會在巨大的衝擊裡死去。同時，這也涉及到自然身體本身

在承受衝擊的過程中所受到的扭曲，它的感覺、判斷等機能難以

正常運轉，而任務就是如何讓它平靜下來，恢復它的“自然”。

這些線索足以提醒我們，自然身體的作用構成了“附錄”

的重要內容，而它的作用就體現在愛彌兒之“痛苦”形態的轉

變上。愛彌兒自我恢復的過程也就是痛苦本身改變形態的過程，

它從心靈的精神痛苦（moral pain）逐漸轉變為身體的自然痛苦

（physical pain）；前者以想像為推動力，具有無限性，後者以感

覺為界限，具有特定的變化範圍。在劇變之初，愛彌兒感受到

的痛苦是這樣的：

“在每一個痛苦的中斷點（point）都變成一個不同的

個體，他仿佛是為了充分地感受痛苦才把自身裂解成這

無數個個體似的。”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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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彌兒並沒有真的分裂成無數個個體，至少外表上仍然還是

他本人，但是，在他感受到的這一時刻，精神痛苦的無限性把他

撕裂成了各不相同的存在的斷片。對盧梭來說，精神的痛苦完全

源自於想像的自我建構。早在《論不平等》這本書裡，他就不遺

餘力地批判了現代人對死亡的恐懼是純粹想像而來的痛苦，它使

得人們在真正死亡之前就已悲慘地多次體會到死亡。在這裡，愛

彌兒感到自己已經不存在了，因為他在痛苦的裂解中無法收攏自

身。這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瞭這一精神痛苦的想像性和無限性，它

已經完全超出感覺可以感受的自然範圍。所有的比喻性描述都不

過是為了凸顯它的不可描述性，而它之所以不可描述，恰恰是因

為人無法真正以感覺為仲介去感受到它。

同時，在這一無限的痛苦裡，倫理性的痛苦佔有著很重要

的部分。面對妻子的背叛，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恥辱和憤慨，而

且，在這裡面還包含著他對過去之幸福時光的強烈回憶，這更加

深了倫理性痛苦的程度。然而，精神痛苦如何能夠轉化為身體的

自然痛苦呢？當愛彌兒想起讓-雅克的教導時，他反躬自問的第

一組問題是，“我的身體受到了什麼傷害？我犯了什麼罪？就

我自身而言我失去了什麼嗎？”
25
 這些問題都具有不同的指向，

而且與盧梭的下列論斷相關：除了身體的痛苦和良心的責備，人

的一切痛苦皆是想像的。第三個問題與我們上文所談的財產式佔

有欲相關，在此不贅述。第一個問題指向了身體的自然痛苦，第

二個問題指向了犯罪帶來的良心責備。對愛彌兒來說，這一自問

的實質乃是用痛苦的自然定義來剝離和清除精神痛苦中的想像成

分。既然身體並沒有受到實際的傷害，而我本身也沒有什麼罪過

行為，那我就不應該感受到這些痛苦，這意味著這些痛苦毫無自

然的正當性，因而是應該克服和清除的。這一想法的作用非常顯

著，“它勝似閃電地在我心中投下一道光明”
26
，這再次證明瞭

把精神痛苦化減為自然痛苦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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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於此，在上文曾提到的愛彌兒重新界定“什麼屬於我”

這一努力中，同樣包含著精神痛苦向自然痛苦的轉換。其間，一

個重要的推動力乃是愛彌兒反復申明要像一個新生兒一樣重新開

始，甚至，生命本身都一直僅僅是在不斷開始著。為什麼把自己

看作新生兒就能夠使得愛彌兒減少痛苦，或者說，只有具有什麼

樣的生命態度，新生兒的比喻才能夠真正發揮化約痛苦的作用，

答案同樣與那種在自然意義上理解生命的態度相關。面對劇變，

愛彌兒之所以感到痛苦，是因為他與蘇菲的共同生活使他們之間

產生了某種不同於自然關係的倫理和道德關聯，他們在情感上是

戀人，在婚姻上是夫妻，而且還建立了家庭。這意味著，在精神

結構的層面，蘇菲、家庭、子女都已經融合為愛彌兒“自我”的

一部分。但是，就他所受的自然教育而言，其中最為關鍵的教導

乃是現代個體在自然意義上的孤獨性或獨在性。亦即，就自然而

言，不管是讓-雅克，還是蘇菲，他們對愛彌兒來說都僅僅是同

樣具有自然獨在性的個體，除此之外，他們之間並不存在更多

的自然關聯。在這個意義上，愛彌兒的精神痛苦儘管在情感、倫

理意義上是理所當然的，但在自然意義上則缺乏正當性，因為蘇

菲對他的意義並不比一個陌生人更多。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

才能理解以新生兒的類比來界定自我的真正指向。新生兒身上不

存在任何社會、倫理和道德的關聯，他是自然狀態的典型象徵，

愛彌兒自我界定的實質乃是在身體上返回自然狀態的獨在性。作

為孤獨的個體，愛彌兒的道德態度在處理精神痛苦的過程中得以

充分展露。若要維護自己的獨立和自由，就必須在根本上依賴身

體所蘊含的自然力量，時刻提醒自己要能夠像新生兒一樣重新開

始，道德自由在極端處境中的展開亦是自然力量的重新浮現。由

此，在“附錄”第一封信的結尾，愛彌兒說，“如果說我的心

已經給予我平靜，那麼我的身體（body）也就不缺什麼了”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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